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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通过“资本”将现代社会一览无余。资本的狂欢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性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若要彻底瓦解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的控制，就必须把“资本”连根拔掉。但是这

也意味着我们放弃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因此，我们在设想超越“资本的文明”的时候，

不一定就要从根本上摧毁资本和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求资本的界限，对资本的逻辑进行规训。

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资本论》最为重大的当代价值就在于揭示了资本的三个合理性界限。 

    资本增殖的界限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用公式即可表达为“G—W—

G'”。而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指出公式中的“W”并非简单指一种“商品”，而是一个

生产过程。换句话说，“W”指的是资本循环过程的第二阶段“W⋯P⋯W'”。“资本家用购买的商

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经历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

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因此，货币资本循环的完整公式是“G—W⋯

P⋯W'—G'”。现代社会只要把资本的增殖奠定在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社会的物质财富就会随之增

长。但如果资本增殖的方式抽象掉了生产过程这一中间环节，就必然导致财富增长的幻象。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G—W⋯P⋯W'—G'”的公式构成了现代社会资本增殖的合理性界限。 

    根据《资本论》的论断，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着三类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

和高利贷资本。工业资本通过工业生产过程发生资本的增殖，商业资本通过购买工业生产的劳动

产品获得利润，高利贷资本通过把钱借贷给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获得利润。无论是高利贷资本还

是商业资本，如果想产生增殖都离不开工业资本的生产过程，也就是说离不开“W⋯P⋯W'”。同

马克思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金融资本主义。当今的金融资本主

义把资本增殖的过程简约化了，它不单单可以通过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实现，而且它完全可以自

身实现增殖，即是说“G—W⋯P⋯W'—G'”逐步被简化成“G—W—G'”，并且随着其中的“W”

逐渐被虚拟化，直到直接出现“G—G'”的资本增殖模式。一旦资本增殖的逻辑由“G—W⋯P⋯

W'—G'”变为“G—G'”，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超越了自己的合理性界限，欲望形而上学

被膨胀到了极致。人们不再把辛勤劳动当作美德，而是把资本的投机当作能力的展现。 

    资本收入的界限 

    如果说资本的第一个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主要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话，那么资本的

第二个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则主要体现在分配领域。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

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通过“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方式进行分配的。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那里，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合法性源泉，那么，资本和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则

同属对别人劳动的剥削。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形式就可简化为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如果

说整个社会是按劳分配的话，虽然也会产生收入差距，但是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两极分化。而资

本收入通过将继承的财产投入到诸如房地产、股票、证券等项目中所获得的收入则加剧了现代社

会的不平等分配。因此，现代社会应当把资本收入控制在合理的界限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对剩余价值的剖析，其本质上就是在揭示资本收入的隐蔽性根源。 

    资本收入的合理性边界被《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揭示了出来。皮

凯蒂最大的贡献是在收入分配数据和财富分配数据二者关系中找到不平等问题的根本原因：资本



 

第 2页 共 2页 

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即 r>g。因此，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也就是要将 r 与 g 缩小在一定的范

围内。在当今社会化的进程中，当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时，财富分配的增长速度要大于收

入分配的增长速度。财富占有者将一部分资金进行投资或在市场流通，所收益的资金要远远比那

些通过劳动积攒下来的财富多很多。社会的财富集中到这一部分人手中后，不仅会在经济上造成

行业垄断，而且极易在政治上形成寡头社会。只要 r>g，社会的不平等就会大大加剧，并且有形

成寡头社会的风险。因此，资本收入的边界应该是 r 

    资本实现的界限 

    资本的增殖虽然发生在生产领域，但其实现却发生在流通领域。也就是说，作为商品的劳动

产品只有在被消费之后，资本的增殖才能真正实现。现代社会中，消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资本

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性需求。这主要体现为，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和

消费更多的商品成为大机器生产时代实现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支点。其中，无偿占有和支配更多

的自然资源是经济过程的逻辑起点，而更多的消费则是资本实现增殖的逻辑终端。甚至，在资本

逻辑的支配下，已经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的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

续增长。当消费成为支撑“利润最大化”逻辑的手段以后，这种消费也就主要不再是满足需要的

活动，而是变成了对过剩产品的“消耗”和“毁灭”活动。因为只有“毁灭”了过剩产品，生产

才能继续进行，经济才能继续增长，资本才能继续增殖。因此从本质上说，工业文明的经济（商

品经济）是以挥霍性消费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以掠夺和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 

    但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所以必须限制现代人的“消费”。因

此，合理性的消费就构成了“资本实现”的界限。那么何种意义上的消费是合理的呢？马克思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学术界称为《大纲》）中区分了“自然的需要”和“历史形成的需

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欲望的产生和“历史形成的需要”密切相关。“自然的需要”和“历史

形成的需要”是两种具有本质性差异的需要形式。“自然的需要”是人作为生物体存在的本能层

次的需要。而“历史形成的需要”则是超越本能需要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形成的需要”

对人来说不是必需的。因此，满足“自然的需要”是合理性的消费，满足“历史形成的需要”的

消费则相对来说是必须进行限制的。 

    资本的这三个合理性界限，为我们驯服资本、规避现代社会的风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现代社会如果想要平稳运行，就必须恪守资本的界限。对第一个界限，国家

需要对金融资本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管，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以此规范金融资本的发展；

对第二个界限，需要通过征收累进资本税来限制资本收益率；对第三个界限，则必须依赖个人境

界的提高，去控制自己无限制的物质欲望。 


